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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琹在贵州一带创作的《贵州山民

图》就被认为是“职贡图”的现代

回响。(35) 但此时的大多数作品都能

正视边疆形象，体现出艺术家强烈

的民族认同感。

司徒乔是在这次西行写生浪潮

中深入新疆最彻底的艺术家。他在

早期的作品关注社会底层的生活，

他“所画”的正是沈从文“想写”

的 旧 社 会 中 所 谓 极 平 常 的“ 下 等

人”，(36) 代表作品有《五个警察一

个○》、《残烛》、《馒店门前》等。

进入新疆后，司徒乔的视角发生了

明显的转换，他在伊犁描绘少数民

族形象的作品《穆》（图 8），从跋

文来看，这是一个被丈夫抛弃，每

天伴着久病的老母过活的悲惨妇女。

但在画面中并没有感受到女子生活

的凄惨，也没表达出对女子丈夫抛

妻之恶的控诉，这只是一张带有民

族异域特色的人像写生，看不出苦

难的痕迹，只有新疆民族女性的单

纯与安宁。同样的，吴作人在西行

写生时的风俗作品也像是桃花源式

的田园乌托邦。这种图像策略既是

对民族主义浪潮兴起的回应，也是

积极参与国族形象塑造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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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的 个 人 展， 全 部 为 粉 色 基

调，描绘游走于社会性产业边缘的

女性形象 (1)（图 1）。为什么观众一眼

就能看出这些女性的暧昧身份？今

天，“粉红色通常与所有女性化事

物相关 , 从裙子、衬衫和钱包，到

女性争取权利的游行，随处可见粉

红色”(2)，同时也具有“边缘、色情

（edgy and erotic）”(3) 等涵义。

本文即是试图对这些含义的产生和

变迁进行探究。

借用色彩，人类社会建构出不

同的情感投射。比如说：基于肤色

的种族歧视；红色具有政治含义；

情色文字叫“黄色”小说，小报登

载“黄色”新闻 (4)，“蓝色革命”则

强调海洋生态 (5)。而用色彩来比喻政

治，最典型的莫过于“颜色革命”。

但色彩从何时开始具有性别意

味呢？即便粉红色是最具有性别指

向的颜色，但例外也很多。如印度

服装中，“粉红色对于印度，就如

同海军蓝”(6)，而在墨西哥，粉红色

更和国家象征相连 (7)。

出乎多数人意料，粉红色具有

“女性色彩”也才一百多年时间。

18 世纪的西方文化高峰法国，男女

一样穿着粉红色服装，只是一个世

纪后的 19 世纪末，粉红色才在西方

变成女性专属 (8)。这种性别定义，又

随着现代化进程传入中国。

本文讨论粉红色如何被建构出

性别和政治的含义，又如何不断地

被消解和转化。中国经历了类似的

过程，并出现了本地特色的新转向。

一、中国传统中的粉红

粉 红 色 由 红 色 和 白 色 调 和 而

成。早在公元前 2 世纪，中国开始

用红花籽来制作红色（safflower 

red），到汉朝时候，人们采用茜草

根（madder root）制作出橘红色 (9)。

而把粉红色和女性生活联系起来的

文字，可以追溯到《诗经·周南·

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这是一首在婚礼上歌颂新娘的歌谣，

用桃的花、果、叶来比喻新娘的美

粉红的故事：色彩的性别、政治和消解

胡 超

摘要：粉红色是女性的色彩，这一概念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在二战后美国商业文化的推动下，社会确定了粉红色的性别含义，并由此演

化出多种政治意义和社会运动，反过来又推动了粉红色含义上丰富和边界的模糊。中国对粉红色的性别认识也受此影响，近年来也在性

平等运动、“粉红动漫”等流行文化各个领域，体现出这一性别观念的调整。而网络“小粉红”引起的热议和接受，更反映了社会对粉红

色这个词语在性别和政治两方面含义的灵活处理。表现这一类题材的艺术创作，不妨看作是反映时代变化的“粉红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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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和生儿育女的幸福。

而真正把粉红来比喻女性是在

唐朝，贾至（718—772）在《赠薛瑶英》

一诗中写道：舞怯铢衣重，笑疑桃

脸开 (10)。

唐代崔护的名句“人面桃花相

映红”，也是较早把桃花和女性联

系的诗句。而将粉色比喻女性气质

也发生在唐朝，如李商隐诗句：“浣

花笺纸桃花色，好好题诗咏玉钩”。

这里浣花笺的典故，来自唐代

名伎薛涛。她自制信笺纸，用的就

是桃色 (11)，历代均有仿制 (12)。宋代

的胭脂版纸笺，也称薛涛笺，用产

于嘉州（今四川乐山县）的胭脂树

染色。宋人诗曰：“名得只从嘉郡树，

样传仍自薛涛时”(13)。

但这些例子并不意味着古代中

国把粉红色赋予性别含义。这一点

可以考察传统戏曲服饰。因为程式

化的规定，戏曲行头变动较小，能

反映社会对服装色彩的接受程度。

而在历史最悠久的剧种昆曲中，男

主角就经常身着粉红色服饰。

 （责任编辑：李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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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把粉红色和女性人物联系

起来的商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蓬

巴杜夫人对粉红色的喜爱，“1757年，

法国瓷器制造商塞夫尔（Sèvres）

将其新出品的精美粉红色瓷，以蓬

巴杜玫瑰色命名”(34)。这种粉红色

瓷的发明，受中国清代粉彩的启发，

但比粉彩更显华贵和艳丽，后来又

反过来影响了清朝的瓷器 (35)。

这些图片、服装和商品都显示，

“粉色在 18 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新的

流行颜色，但并不区别性别”(36)。（图 4）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女

孩开始穿粉红色，男孩开始穿蓝色

的呢？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主

任 Valerie Steele 认为开始于 18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期，“在美国，制

造商试图通过设定色彩规则来出售

更多的儿童和婴儿服装”(37)。但起

初并不严格，甚至“一直到 1918 年，

粉红色还是男孩专利，而蓝色才是

女孩的象征”(38)，一个解释就是在基

督教传统里，蓝色常用来绘制圣母。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一方面，人们期望摆脱

战争的阴影，美国家居风格强调色

彩柔和，淡粉色为代表的厨房用具

开始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战后婴

儿潮的出现，推崇女婴穿粉色的广

告铺天盖地，这一观念也渗透到成

人服饰和生活其它领域，粉红色是

女性的颜色逐渐成为社会规则。而

明星玛丽莲·梦露，总统夫人杰奎

琳·肯尼迪等人也一度让粉色重新

赋予了奢侈品的含义 (39)。

这种对女性性别含义的强调，

也催生了粉红色派生出的情欲含义。

“粉红色被广泛视为色情色的

原因之一，是白种人皮肤呈粉红色、

米色，这导致了粉红色与裸露相关

的想法”(40)。除此之外，身体的某

些性感区域（如嘴、生殖器和乳头）

被称为“粉红色部位”。 还有，长

期以来具有女性美感的花朵，就是

植物的性器官，对应在时装领域，

粉红色系的内衣、紧身胸衣和晚礼

服，也都暗指欲望 (41)。这些含义的

广泛出现，也导致后来和粉红色有

关的社会抗议和表达，也必然围绕

着粉红色的这种性别设定而进行。

粉红色不再属于女性专用，这

种变化开始于 1980 年代，当时风靡

一时的朋克乐队如 The Ramones 和

The Clash，开创了流行文化领域里

男性拥抱粉红颜色的先河。 2002 年，

黑人说唱歌手卡姆隆（Cam'ron）

穿着粉红色的貂皮大衣和相配的服

饰 参 加 纽 约 时 装 周， 更“ 让 粉 红

色 成 为 嘻 哈 乐 一 代 人 追 求 的 事 物

（“made pink a thing for the hip 

hop generation”）(42)。受其影响，

不少流行乐巨星如 Kanye West 和

蕾哈娜（Rihanna）也在各种场合和

视频中运用粉红色 (43)。（图 5）这些

例子表明，至少在流行文化中，粉

红色开始被认为也可以是男人的颜

色。

到了 90 年代，全球乳腺癌防治

运动的粉色丝带等活动，虽然起源

是和粉红色的女性指向有关，但是

提供了机会和场景，让男性也深度、

公开参与。1992 年 10 月运动开始，

美国各地成千上万名妇女，在胸前

佩戴上了粉红丝带，并通过各种设

计，让男性也身着粉色参与进来 (44)。

类似这样的社会活动，突破了

粉红色简单的性别指向，通过提倡

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吸引了大量男

性参与者。

粉红色性别的定义发生转化，

它的政治化含义，也因此而调整。

昆曲研究总结了《南西厢》不

同场次中男主角张君瑞的行头，有

很多粉红色：

“他在《游殿》、《寄柬》中

穿粉红花褶子，粉红彩裤，着厚底

靴，戴粉红小生巾；在《闹斋》中

穿青素褶子，粉红彩裤，束湖色宫

绦，着厚底靴 , 戴小生巾；在《下

书》中穿湖色绣花褶子 , 湖色彩裤，

厚底靴 , 戴小生巾；在《跳墙》中

穿粉红绣花褶子，罩湖色绣花褶子，

粉红彩裤，着厚底靴，戴粉红小生

巾”。(14)（图 2）

西厢记的故事起源于唐朝，戏

曲则受王实甫所写的元杂剧影响。

同时，昆曲“行头”影响了其它戏

曲的范式 (15)。而昆曲中衣饰的色彩

并不是舞台虚构，“什么人物配用

什么颜色，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

这规定也源自于生活”(16)。粉红色，

也就是“绯色”，符合张君瑞的读

书人身份。

从唐代以后，“紫、绯及香色

又为达官权贵服饰所使用 , 因此 , 

这类颜色被封建统治者列为贵色，

而禁止民服使用”(17)。 

事实上，绯色还是中国传统官

服的专用颜色之一。“以服色辨官

品，是中国古代官服制度中最具政

治色彩的重大特征”(18)，这一做法

起源于三国后期。曹丕建立魏国后，

设立了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

绿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大致

历代相沿，直到元明。(19) 这就说明，

粉红色是统治阶层服饰的核心颜色，

并没有今天的女性指向。

清代宫廷中粉彩瓷器的普遍使

用 (20)，也显示直到最后一个王朝，

粉色还没有性别含义。受昆曲影响

的戏曲如京剧服装也是明显例证，而

检索清代名著《红楼梦》，薛涛粉

红色信笺的文人传统依然存在，贾

宝玉写诗句祭祀晴雯，用的就是“泥

金角花的粉红笺”(21)。男子服饰方面，

贾宝玉让丫头莺儿给汗巾打络子（丝

带），莺儿推荐了“桃红”和“葱绿”

色 (22)，可见粉色并不是男子衣饰中

的禁忌。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基本可

以说明，一直要到现代，中文语境

里的粉红色，才具有了今天所说的

性别以及相对应的政治含义。下文

也将提到，粉红色等同于女性色彩，

主要由西方发明、特别经由美国现

代商业消费主义的推广。上海老月

份牌中的女性形象，就体现出这一

时代西风东渐的影响 (23)，特别是夸

张的胭脂色化妆，和女性被“凝视”

的姿态，都强调女性的性别姿态 (24)。

因此，当代中国对于粉红色的

性别认知，来源于西方影响。这一

性别含义所延伸出的政治含义，也

同样进入了中文语境，并有了在地

的解读和调整。

二、欧美传统中的粉色

关于粉红色的历史，已经些重

要研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通讯》

2010 年发表了《洋红：一种颜色的

艺术史》，依托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

讨论了胭脂虫这种美洲昆虫，作为

制作大红颜色的原料，如何从中美

洲流传至全世界 (25)。19 世纪，这种

胭脂虫通过贸易进入中国，被称作

“洋红”(26)。“洋红”的传播历史，

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也呼应了

后来粉红色的含义，一样经由西方

传到全世界。

纽 约 时 装 技 术 学 院 博 物 馆

（M u s e u m a t  t h e F a s h i o 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8 年

组织了展览：《粉红：一个朋克、

美丽和力量的色彩》。该展览通过

18 世纪到今天的 80 件时装，展出

了两个方向的主题：一个是时装背

后粉红色的性别，一个是流行文化

中粉红色时装背后的政治含义 (27)。

展览体现了色彩历史研究者 Michel 

Pastoureau 的观点，“颜色是一种

社会建构的概念。社会制造颜色、

定义颜色，然后赋予颜色以意义”(28)。

这个服装展览也揭示，粉红色

具有性别之分，不过 100 多年时间。

根据展览研究的梳理，欧美传统中，

粉红色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里，

“荷马为了要表示新的一天的开始，

史诗几乎总是说‘当那初升的有玫

瑰色手指的黎明呈现时……’”(29)。

荷马最爱用玫瑰色来形容朝霞，而

玫瑰色“rose”来自拉丁文，指的

就是粉红色 (30)。

13 到 14 世纪时候，奇马布里埃、

乔托等人，最早用闪亮的粉红色来

绘制婴儿耶稣 (31)。这时候对粉红色

不分性别的传统，一直贯穿稍后的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就大量运用

粉红这种颜色来表现耶稣、天使、

诗人以及神话人物。（图 3）

在西方日常生活里，粉红色在

十八世纪中期才开始流行。粉红色

在文化含义中的调整，也和这一时

期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

夫人有关 (32)。除了引领粉红时尚，

蓬巴杜夫人也推动了洛可可艺术的

发展。洛可可常见的灰蓝、灰黄、

暗绿和粉红，是当时艺术和时装最

爱用的颜色 (33)。

图 1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焦捷 2019 年个人展览现场

图 2 昆曲西厢记剧照

图 3《圣约翰布道》局部   拉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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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把粉红色和女性人物联系

起来的商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蓬

巴杜夫人对粉红色的喜爱，“1757年，

法国瓷器制造商塞夫尔（Sèvres）

将其新出品的精美粉红色瓷，以蓬

巴杜玫瑰色命名”(34)。这种粉红色

瓷的发明，受中国清代粉彩的启发，

但比粉彩更显华贵和艳丽，后来又

反过来影响了清朝的瓷器 (35)。

这些图片、服装和商品都显示，

“粉色在 18 世纪的欧洲是一个新的

流行颜色，但并不区别性别”(36)。（图 4）

那么，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女

孩开始穿粉红色，男孩开始穿蓝色

的呢？纽约时装技术学院博物馆主

任 Valerie Steele 认为开始于 1890

年代和 20 世纪初期，“在美国，制

造商试图通过设定色彩规则来出售

更多的儿童和婴儿服装”(37)。但起

初并不严格，甚至“一直到 1918 年，

粉红色还是男孩专利，而蓝色才是

女孩的象征”(38)，一个解释就是在基

督教传统里，蓝色常用来绘制圣母。

更大的变化发生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之后。一方面，人们期望摆脱

战争的阴影，美国家居风格强调色

彩柔和，淡粉色为代表的厨房用具

开始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战后婴

儿潮的出现，推崇女婴穿粉色的广

告铺天盖地，这一观念也渗透到成

人服饰和生活其它领域，粉红色是

女性的颜色逐渐成为社会规则。而

明星玛丽莲·梦露，总统夫人杰奎

琳·肯尼迪等人也一度让粉色重新

赋予了奢侈品的含义 (39)。

这种对女性性别含义的强调，

也催生了粉红色派生出的情欲含义。

“粉红色被广泛视为色情色的

原因之一，是白种人皮肤呈粉红色、

米色，这导致了粉红色与裸露相关

的想法”(40)。除此之外，身体的某

些性感区域（如嘴、生殖器和乳头）

被称为“粉红色部位”。 还有，长

期以来具有女性美感的花朵，就是

植物的性器官，对应在时装领域，

粉红色系的内衣、紧身胸衣和晚礼

服，也都暗指欲望 (41)。这些含义的

广泛出现，也导致后来和粉红色有

关的社会抗议和表达，也必然围绕

着粉红色的这种性别设定而进行。

粉红色不再属于女性专用，这

种变化开始于 1980 年代，当时风靡

一时的朋克乐队如 The Ramones 和

The Clash，开创了流行文化领域里

男性拥抱粉红颜色的先河。 2002 年，

黑人说唱歌手卡姆隆（Cam'ron）

穿着粉红色的貂皮大衣和相配的服

饰 参 加 纽 约 时 装 周， 更“ 让 粉 红

色 成 为 嘻 哈 乐 一 代 人 追 求 的 事 物

（“made pink a thing for the hip 

hop generation”）(42)。受其影响，

不少流行乐巨星如 Kanye West 和

蕾哈娜（Rihanna）也在各种场合和

视频中运用粉红色 (43)。（图 5）这些

例子表明，至少在流行文化中，粉

红色开始被认为也可以是男人的颜

色。

到了 90 年代，全球乳腺癌防治

运动的粉色丝带等活动，虽然起源

是和粉红色的女性指向有关，但是

提供了机会和场景，让男性也深度、

公开参与。1992 年 10 月运动开始，

美国各地成千上万名妇女，在胸前

佩戴上了粉红丝带，并通过各种设

计，让男性也身着粉色参与进来 (44)。

类似这样的社会活动，突破了

粉红色简单的性别指向，通过提倡

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吸引了大量男

性参与者。

粉红色性别的定义发生转化，

它的政治化含义，也因此而调整。

昆曲研究总结了《南西厢》不

同场次中男主角张君瑞的行头，有

很多粉红色：

“他在《游殿》、《寄柬》中

穿粉红花褶子，粉红彩裤，着厚底

靴，戴粉红小生巾；在《闹斋》中

穿青素褶子，粉红彩裤，束湖色宫

绦，着厚底靴 , 戴小生巾；在《下

书》中穿湖色绣花褶子 , 湖色彩裤，

厚底靴 , 戴小生巾；在《跳墙》中

穿粉红绣花褶子，罩湖色绣花褶子，

粉红彩裤，着厚底靴，戴粉红小生

巾”。(14)（图 2）

西厢记的故事起源于唐朝，戏

曲则受王实甫所写的元杂剧影响。

同时，昆曲“行头”影响了其它戏

曲的范式 (15)。而昆曲中衣饰的色彩

并不是舞台虚构，“什么人物配用

什么颜色，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而

这规定也源自于生活”(16)。粉红色，

也就是“绯色”，符合张君瑞的读

书人身份。

从唐代以后，“紫、绯及香色

又为达官权贵服饰所使用 , 因此 , 

这类颜色被封建统治者列为贵色，

而禁止民服使用”(17)。 

事实上，绯色还是中国传统官

服的专用颜色之一。“以服色辨官

品，是中国古代官服制度中最具政

治色彩的重大特征”(18)，这一做法

起源于三国后期。曹丕建立魏国后，

设立了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

绿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大致

历代相沿，直到元明。(19) 这就说明，

粉红色是统治阶层服饰的核心颜色，

并没有今天的女性指向。

清代宫廷中粉彩瓷器的普遍使

用 (20)，也显示直到最后一个王朝，

粉色还没有性别含义。受昆曲影响

的戏曲如京剧服装也是明显例证，而

检索清代名著《红楼梦》，薛涛粉

红色信笺的文人传统依然存在，贾

宝玉写诗句祭祀晴雯，用的就是“泥

金角花的粉红笺”(21)。男子服饰方面，

贾宝玉让丫头莺儿给汗巾打络子（丝

带），莺儿推荐了“桃红”和“葱绿”

色 (22)，可见粉色并不是男子衣饰中

的禁忌。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基本可

以说明，一直要到现代，中文语境

里的粉红色，才具有了今天所说的

性别以及相对应的政治含义。下文

也将提到，粉红色等同于女性色彩，

主要由西方发明、特别经由美国现

代商业消费主义的推广。上海老月

份牌中的女性形象，就体现出这一

时代西风东渐的影响 (23)，特别是夸

张的胭脂色化妆，和女性被“凝视”

的姿态，都强调女性的性别姿态 (24)。

因此，当代中国对于粉红色的

性别认知，来源于西方影响。这一

性别含义所延伸出的政治含义，也

同样进入了中文语境，并有了在地

的解读和调整。

二、欧美传统中的粉色

关于粉红色的历史，已经些重

要研究。《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通讯》

2010 年发表了《洋红：一种颜色的

艺术史》，依托大都会博物馆的收藏，

讨论了胭脂虫这种美洲昆虫，作为

制作大红颜色的原料，如何从中美

洲流传至全世界 (25)。19 世纪，这种

胭脂虫通过贸易进入中国，被称作

“洋红”(26)。“洋红”的传播历史，

是一个全球化的过程，这也呼应了

后来粉红色的含义，一样经由西方

传到全世界。

纽 约 时 装 技 术 学 院 博 物 馆

（M u s e u m a t  t h e F a s h i o 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18 年

组织了展览：《粉红：一个朋克、

美丽和力量的色彩》。该展览通过

18 世纪到今天的 80 件时装，展出

了两个方向的主题：一个是时装背

后粉红色的性别，一个是流行文化

中粉红色时装背后的政治含义 (27)。

展览体现了色彩历史研究者 Michel 

Pastoureau 的观点，“颜色是一种

社会建构的概念。社会制造颜色、

定义颜色，然后赋予颜色以意义”(28)。

这个服装展览也揭示，粉红色

具有性别之分，不过 100 多年时间。

根据展览研究的梳理，欧美传统中，

粉红色最早出现在《荷马史诗》里，

“荷马为了要表示新的一天的开始，

史诗几乎总是说‘当那初升的有玫

瑰色手指的黎明呈现时……’”(29)。

荷马最爱用玫瑰色来形容朝霞，而

玫瑰色“rose”来自拉丁文，指的

就是粉红色 (30)。

13 到 14 世纪时候，奇马布里埃、

乔托等人，最早用闪亮的粉红色来

绘制婴儿耶稣 (31)。这时候对粉红色

不分性别的传统，一直贯穿稍后的

文艺复兴时期。拉斐尔就大量运用

粉红这种颜色来表现耶稣、天使、

诗人以及神话人物。（图 3）

在西方日常生活里，粉红色在

十八世纪中期才开始流行。粉红色

在文化含义中的调整，也和这一时

期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蓬巴杜

夫人有关 (32)。除了引领粉红时尚，

蓬巴杜夫人也推动了洛可可艺术的

发展。洛可可常见的灰蓝、灰黄、

暗绿和粉红，是当时艺术和时装最

爱用的颜色 (33)。

图 1 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焦捷 2019 年个人展览现场

图 2 昆曲西厢记剧照

图 3《圣约翰布道》局部   拉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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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爸爸和猪儿子，身体都是粉红色

造型。2004 年首次发行，这部动画

就在全世界大受欢迎。进入中国后，

该系列不光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在

主要视频网站上 , 全集的播放量均

在百亿次以上 (60)，相关出版物也备

受欢迎，被用作英语学习教材。（图 7）

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变化，也体

现在很早就利用粉色来强调女性意

识的芭比娃娃产业。2013 动漫电影

《芭比之粉红舞鞋》将芭比玩偶搬

上银幕，通过粉红色舞蹈鞋的故事，

“女主人公克里斯汀实现了自己在

舞台上的‘华丽转身’，为自己在

事业上找到出路”(61)。粉红舞鞋，

虽然还是性别符号，但更象征着女

性独立自强。

而中文动漫领域，也出现了大

量针对女性读者的作品，满足女性

读者的幻想，男主角通常集俊美温

柔和强壮于一体。女性作为观看主

体的这一类动漫，被称作“粉红动

漫”。这类作品虽然借用粉红这一

词汇来指代女性读者，但实际上已

经是女性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

“凝视”：

“粉红动漫领域是女性至上的

文本场域，女性实质上是权力核心，

女性成为‘观看’/ 审美主体，男性

成为‘被看’/ 审美客体”，“以建

构粉红文化中的性别政治机制。”(62)

“粉红动漫”无疑是对女性在

性别和政治方面传统定义的反转，

也是男性权力的消解。这里的“粉

红”，正如同一时期出现的“女汉子”

和“暖男”这些称呼一样，体现出

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宽容，为当代社

会性别气质转变、性别话语转型做

出了贡献 (63)。

这些“粉红”性别含义转向，

也反映出这些思潮背后全球政治和

消费的影响。

使用粉红色缎带作为标志的预

防乳腺癌活动，在中国也不断得到

国际资本赞助。例如，两家美国公

司联合推出的 “GE 关爱，UBER 

同行”活动，不仅为女性用户筛查

乳腺癌，还向男性用户提供体检卡

转赠女性 (64)。本来是针对女性身体

隐私部位的关爱，结果成为全社会

共同关心和参与的活动，温馨的粉

红色成为关爱生命的符号，从而突

破了性别的界限。 

粉红一词含义的突破，不光发

生在社会生活领域，也直接发生在图 7 《小猪佩奇》动画

最早把粉红色政治化，是二战

期间的纳粹集中营。被关押的男同

性恋者，衣服被贴上粉红色三角形

（The Pink Triangle）标签，暗示

他们像女性一样软弱 (45)。（图 6）后

来艾滋病的阴影与同性恋社区之间

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许多国家，艾

滋病也被称为“粉红色瘟疫（Pink 

Plague）”(46)。

也 因 为 这 段 历 史， 粉 红 色 从

1970 年 代 起， 就 成 为 同 性 恋 激 进

主义争取权利的象征。今天大量和

LGBT 相关的社会活动，都用粉红色

作为标志，如苹果手机应用商店里

的“粉色新闻（PinkNews）”(47)。 

美国在冷战初期，沿用了纳粹

迫害同性恋的一些做法，清理政府中

的同性恋官员，担心他们的性取向隐

私被冷战对手勒索，这就是“薰衣

草恐惧（Lavendar Scare）”(48)，

也称为“粉色恐惧”。同样的思路，

后来发展到反共的麦卡锡主义 (49)。

因为粉红色与象征共产主义的

红色近似，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一

些思想左倾或者同情社会主义的人，

被称为“粉红知识分子”，英文是

“Pinko”，遭到残酷打压。被“抹

粉红”的知识分子，就包括《红星照

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50)。

这一新造词语，于 1925 年首次在

《时代》周刊出现 (51)，至今在文化

和政治领域被广泛使用，有时也写

作“Pinko Commie（共产主义粉

红）”(52)。

这些将粉红色与性别、政治观

点等相关联的迫害，也引发了有针

对性的反抗，在六十年代与叛逆青

年相关的政治抗议活动和流行音乐

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粉红色成

为这些人群在争取权利运动时候的

色彩符号。例如，今天的同性恋等

性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运动，一个

广为使用的符号就是粉红色三角形，

延续纳粹时候的标签，作为社群抗

争的宣示 (53)。

与此同时，粉色在社会生活中

被固定为女性性别的含义依然存在，

成为驱动和粉红色相关的政治表达，

从而使粉红的性别指向成为一个动

态调整的过程。(54) 

三、粉红色在当代中国

巴克桑德尔《艺术与意图》中

解释说，艺术的意图，受整个社会

和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影响。粉红色

的性别和政治含义，在中国的当代

艺术作品中就有直接反映。

展示粉红色的暧昧气质，比较

早的知名艺术作品中，包括崔岫闻的

偷拍视频《洗手间》(55)，展示 2000

年北京某夜店的女卫生间里，性工

作者们忙于整装、补妆、以及互相

讨论“业务”，视频画面充满粉红

色调。

用粉红色系来创作，还有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俸正杰等人的艳俗艺

术。因为大量运用了粉红色，呈现

出人物的失落和迷茫，所以被看成

是“艳俗”。 栗宪庭在《“新月份牌”

风格的创造—俸正杰作品简说》评

论，中国的艳俗艺术，是从泛政治

波普热潮中衍生出的一种语言方式，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消费文化

的泛滥，为它提供了艳俗的审美语

境，同时“也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

之后艺术通俗化线索的结晶”(56)。 

注意这个例子里的“月份牌”

以及“政治波普”这两个渊源，都

说明粉红色和性别以及政治的纠缠。

同时也说明当代中国对粉红色的解

释，也大致沿着西方现代的设定进

行，一方面指向女性的温柔娇美，

另一方面又指向衍生出来的暧昧和

俗艳。

这种暧昧意识，最鲜明地体现

在色情行业对粉红色的标志式应用，

广泛见于遍布中国城乡的各种“洗

头房”(57)。房间里悬挂着粉红色的

灯泡，半透明的玻璃门窗，光影投

射出来，成为广告一样的展示。

粉红色和色情行业的关系，其

实也追溯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

社会。首先是粉红色成为女性色彩，

然后“工业化导致了像洋红这样的

染料，能大规模廉价生产”，“当

时的妓女也就普遍开始穿着粉红色，

色调和品味也体现在粉红色服饰从

精致到粗俗的不同区分”(58)。

和美国的历程相似，在建立了

粉红色的女性指向之后，中国社会

也在多个领域，经历了对粉红色性

别和政治含义的讨论。

比如在文学界， 2018 年北师大

完成的《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

的女性写作观调查》中，女作家们

反问：“女性难道永远只配穿着粉

红的裙子读《灰姑娘》 吗？”(59) 这

些借用粉红色意向的女性主义质问，

也是中国社会女性独立思潮的不断

深入，反映着世界范围内对女性定

义的转向。

而与此同时，围绕粉红色的性

别和政治符号，也在不同领域影响

着中国民众。

英国制作的长篇动画片《粉红

猪小妹》，或译《小猪佩奇》，主

角是几代同堂的猪家庭，猪爷爷、

图 4 男子像，版画印刷品，尺寸不详

图 5 说唱乐巨星 Cam‘ron 著名的粉色装扮照片。

图 6 纳粹集中营的同性恋者衣服上贴着粉红标签，照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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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爸爸和猪儿子，身体都是粉红色

造型。2004 年首次发行，这部动画

就在全世界大受欢迎。进入中国后，

该系列不光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在

主要视频网站上 , 全集的播放量均

在百亿次以上 (60)，相关出版物也备

受欢迎，被用作英语学习教材。（图 7）

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变化，也体

现在很早就利用粉色来强调女性意

识的芭比娃娃产业。2013 动漫电影

《芭比之粉红舞鞋》将芭比玩偶搬

上银幕，通过粉红色舞蹈鞋的故事，

“女主人公克里斯汀实现了自己在

舞台上的‘华丽转身’，为自己在

事业上找到出路”(61)。粉红舞鞋，

虽然还是性别符号，但更象征着女

性独立自强。

而中文动漫领域，也出现了大

量针对女性读者的作品，满足女性

读者的幻想，男主角通常集俊美温

柔和强壮于一体。女性作为观看主

体的这一类动漫，被称作“粉红动

漫”。这类作品虽然借用粉红这一

词汇来指代女性读者，但实际上已

经是女性视角在一定程度上的反向

“凝视”：

“粉红动漫领域是女性至上的

文本场域，女性实质上是权力核心，

女性成为‘观看’/ 审美主体，男性

成为‘被看’/ 审美客体”，“以建

构粉红文化中的性别政治机制。”(62)

“粉红动漫”无疑是对女性在

性别和政治方面传统定义的反转，

也是男性权力的消解。这里的“粉

红”，正如同一时期出现的“女汉子”

和“暖男”这些称呼一样，体现出

社会对性别角色的宽容，为当代社

会性别气质转变、性别话语转型做

出了贡献 (63)。

这些“粉红”性别含义转向，

也反映出这些思潮背后全球政治和

消费的影响。

使用粉红色缎带作为标志的预

防乳腺癌活动，在中国也不断得到

国际资本赞助。例如，两家美国公

司联合推出的 “GE 关爱，UBER 

同行”活动，不仅为女性用户筛查

乳腺癌，还向男性用户提供体检卡

转赠女性 (64)。本来是针对女性身体

隐私部位的关爱，结果成为全社会

共同关心和参与的活动，温馨的粉

红色成为关爱生命的符号，从而突

破了性别的界限。 

粉红一词含义的突破，不光发

生在社会生活领域，也直接发生在图 7 《小猪佩奇》动画

最早把粉红色政治化，是二战

期间的纳粹集中营。被关押的男同

性恋者，衣服被贴上粉红色三角形

（The Pink Triangle）标签，暗示

他们像女性一样软弱 (45)。（图 6）后

来艾滋病的阴影与同性恋社区之间

的联系日益紧密，在许多国家，艾

滋病也被称为“粉红色瘟疫（Pink 

Plague）”(46)。

也 因 为 这 段 历 史， 粉 红 色 从

1970 年 代 起， 就 成 为 同 性 恋 激 进

主义争取权利的象征。今天大量和

LGBT 相关的社会活动，都用粉红色

作为标志，如苹果手机应用商店里

的“粉色新闻（PinkNews）”(47)。 

美国在冷战初期，沿用了纳粹

迫害同性恋的一些做法，清理政府中

的同性恋官员，担心他们的性取向隐

私被冷战对手勒索，这就是“薰衣

草恐惧（Lavendar Scare）”(48)，

也称为“粉色恐惧”。同样的思路，

后来发展到反共的麦卡锡主义 (49)。

因为粉红色与象征共产主义的

红色近似，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一

些思想左倾或者同情社会主义的人，

被称为“粉红知识分子”，英文是

“Pinko”，遭到残酷打压。被“抹

粉红”的知识分子，就包括《红星照

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 (50)。

这一新造词语，于 1925 年首次在

《时代》周刊出现 (51)，至今在文化

和政治领域被广泛使用，有时也写

作“Pinko Commie（共产主义粉

红）”(52)。

这些将粉红色与性别、政治观

点等相关联的迫害，也引发了有针

对性的反抗，在六十年代与叛逆青

年相关的政治抗议活动和流行音乐

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使粉红色成

为这些人群在争取权利运动时候的

色彩符号。例如，今天的同性恋等

性少数群体的平等权利运动，一个

广为使用的符号就是粉红色三角形，

延续纳粹时候的标签，作为社群抗

争的宣示 (53)。

与此同时，粉色在社会生活中

被固定为女性性别的含义依然存在，

成为驱动和粉红色相关的政治表达，

从而使粉红的性别指向成为一个动

态调整的过程。(54) 

三、粉红色在当代中国

巴克桑德尔《艺术与意图》中

解释说，艺术的意图，受整个社会

和时代的意识形态所影响。粉红色

的性别和政治含义，在中国的当代

艺术作品中就有直接反映。

展示粉红色的暧昧气质，比较

早的知名艺术作品中，包括崔岫闻的

偷拍视频《洗手间》(55)，展示 2000

年北京某夜店的女卫生间里，性工

作者们忙于整装、补妆、以及互相

讨论“业务”，视频画面充满粉红

色调。

用粉红色系来创作，还有上个

世纪九十年代俸正杰等人的艳俗艺

术。因为大量运用了粉红色，呈现

出人物的失落和迷茫，所以被看成

是“艳俗”。 栗宪庭在《“新月份牌”

风格的创造—俸正杰作品简说》评

论，中国的艳俗艺术，是从泛政治

波普热潮中衍生出的一种语言方式，

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消费文化

的泛滥，为它提供了艳俗的审美语

境，同时“也是上世纪新文化运动

之后艺术通俗化线索的结晶”(56)。 

注意这个例子里的“月份牌”

以及“政治波普”这两个渊源，都

说明粉红色和性别以及政治的纠缠。

同时也说明当代中国对粉红色的解

释，也大致沿着西方现代的设定进

行，一方面指向女性的温柔娇美，

另一方面又指向衍生出来的暧昧和

俗艳。

这种暧昧意识，最鲜明地体现

在色情行业对粉红色的标志式应用，

广泛见于遍布中国城乡的各种“洗

头房”(57)。房间里悬挂着粉红色的

灯泡，半透明的玻璃门窗，光影投

射出来，成为广告一样的展示。

粉红色和色情行业的关系，其

实也追溯至二十一世纪初期的美国

社会。首先是粉红色成为女性色彩，

然后“工业化导致了像洋红这样的

染料，能大规模廉价生产”，“当

时的妓女也就普遍开始穿着粉红色，

色调和品味也体现在粉红色服饰从

精致到粗俗的不同区分”(58)。

和美国的历程相似，在建立了

粉红色的女性指向之后，中国社会

也在多个领域，经历了对粉红色性

别和政治含义的讨论。

比如在文学界， 2018 年北师大

完成的《当代六十七位新锐女作家

的女性写作观调查》中，女作家们

反问：“女性难道永远只配穿着粉

红的裙子读《灰姑娘》 吗？”(59) 这

些借用粉红色意向的女性主义质问，

也是中国社会女性独立思潮的不断

深入，反映着世界范围内对女性定

义的转向。

而与此同时，围绕粉红色的性

别和政治符号，也在不同领域影响

着中国民众。

英国制作的长篇动画片《粉红

猪小妹》，或译《小猪佩奇》，主

角是几代同堂的猪家庭，猪爷爷、

图 4 男子像，版画印刷品，尺寸不详

图 5 说唱乐巨星 Cam‘ron 著名的粉色装扮照片。

图 6 纳粹集中营的同性恋者衣服上贴着粉红标签，照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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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近二十

年来的变化，他们这一代人不会过

于愤世嫉俗，不会过于崇拜物质，

也不会迷信既定的概念。他用粉红

来创作这一组作品，是否也类似于

美国男人穿粉红衬衣时候的政治化

宣示，从而超越粉红色的性别含义？

和其它粉红色符号的含义变化

一样，这类“粉红艺术”，不仅仅

是越来越多元包容的时代精神写照，

也再次说明，粉红作为一种颜色，

它的性别内涵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

意义，是被社会所建构的认知，也

自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整甚至

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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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蓝皮书：2017 年中国社会形

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16 年重大

事件是“小粉红”群体的崛起，“他

们显示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对现有

体制的捍卫，敢于在公开场合和互

联网上表达爱党爱国情感”(65)。

“小粉红”的得名，来自晋江

文学网。该网站背景为粉红色，用

户以女性读者为主。2016 年，中国

年轻网民在外国网站就台海局势展

开辩论，与前几次和西方观点针锋

相对不同，这次“网络出征”，大

量使用表情包和符号，体现出温和

态度，因此网民们将这类年轻人称

为“小粉红”，意为女性网站用户。

揶揄这些男性为主的网民为“小

粉红”，嘲笑他们缺乏攻击力。但是，

随着“小粉红”们继续不断地参与

政治讨论，他们行为的政治意义被

广泛认知。“小粉红”的称呼，“是

中国网民在表达自己想象中的民族

主义时候，借用了性别标签，而发

明出来的全新表达”(66)。

这种对“小粉红”的政治解读，

可以对照“小粉红”的英文翻译，

就是“Little Pink”(67)，让人想起

美国麦卡锡时代的“粉红知识分子”

（Pinko）。事实上，一些中国研

究者也认为，“小粉红”群体代表

了中国当代青年群体中的新左翼思

潮 (68)。

专家认为，“小粉红”群体享

受了改革红利，随着中国的发展，

他们对中国发展道路更加认同、更

加自豪，所以乐于在网上传播爱党

爱国正能量 (69)，外表‘萌萌哒’，

爱国‘杠杠滴’”(70)。也因为表达

这种政治态度，在主流社会叙事中，

“小粉红”的称呼，即便不被所有

人认可，但已被广泛接受为一种现

象，“小粉红”本义中的女性含义，

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指向雄性气质

的勇敢和爱国情怀。男性网民，先

被嘲笑为软弱的“女性”，然后又

因为政治化的活动，转向代表勇敢

乐观的雄性气质，理解了“小粉红”

这一词语含义的反复转向，就更能

了解艺术家焦捷的画作。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女性

主义的性别题材，只有女性艺术家

才能真正创作。当年轻的男画家使

用粉红色来描绘特殊行业的女性时，

他选择的是一条姑且称为“粉红艺

术”的道路，面临“去雄性化”的

风险：要么居高临下物化女性，要

么需要牺牲自己的性别认知，去体

认女性内心经历。 由此也可以看出，

用粉红色创作，很难超出两难境地 : 

要么跟性别有关，要么跟政治态度

有关。这种两难境地，不光是焦捷

作为艺术家需要处理，其它行业的

人也一样面对。学者 Jo Paoletti 著

有《粉红和蓝色：区分美国男孩和

女孩》一书 (71)，她就指出，今时今日，

即便按粉红色在美国不再是一个性

别敏感的颜色，但很多男人在穿着

粉红色衬衣的时候，仍然会犹豫。

克服这种心理常见的方法，类似于

政治化表达，把粉红色服装当作展

示个人态度，要么是支持女性主义，

要么是不受性别观念束缚。

不过，学者们研究粉红色裙子

对幼儿性别认知的影响后得出结论，

从粉色出发的性别认知，其实也能

被环境影响 (72)。这也说明粉红色的

性别指向是一个外界作用的结果。

而“粉红动漫”和“小粉红”等词

语的流行，也体现出除了性别定义

可以发生转变，粉红色在政治上的

符号意义，都可能转化或者消解。

四、结 语

粉红色在东西方历史中，一直

都没有性别区分。二战后美国商业

文化催生出粉红色的女性指向，并

因此派生出情色、情欲等含义。这

些观念随着现代化进程，也影响了

中国。随之而来的，也有围绕着这

些性别指向所出现的政治化含义。

而粉红色的性别和政治含义，

在八十年代以后，因为社会发展，

出现了消解和松动，对性别定义的

宽容度普遍提升。特别是迎合大众

和女性对于男性性别消费的新潮流，

更是推动了粉红色与性别意识的调

整。

与此同时，不光是直接消解粉

红色的性别含义，粉红色的女性符

号也增加了新的男性内涵。在乳房

癌和性少数人群的权利抗争中，就

创造了男性和女性团结在粉红符号

的场景和语境中。一些世界范围内

受欢迎的流行文化，也强调了性别

的模糊和转向。    

特别是“小粉红”这一跨越性

别和政治含义的词语，更是中国当

下对这一色彩含义的丰富。它不是

一个绝对积极评价，也并非一个负

面评价，正如同焦捷创作的题材，

一些身份暧昧不清、定位不清的女

性。这也有点类似粉红作为一个色

彩，在性别和政治领域面临的动态

新变化。

焦捷是九零后画家，在中央美

术学院从附中一直修读到博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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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亲身经历了中国社会近二十

年来的变化，他们这一代人不会过

于愤世嫉俗，不会过于崇拜物质，

也不会迷信既定的概念。他用粉红

来创作这一组作品，是否也类似于

美国男人穿粉红衬衣时候的政治化

宣示，从而超越粉红色的性别含义？

和其它粉红色符号的含义变化

一样，这类“粉红艺术”，不仅仅

是越来越多元包容的时代精神写照，

也再次说明，粉红作为一种颜色，

它的性别内涵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

意义，是被社会所建构的认知，也

自然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整甚至

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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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小粉红”本义中的女性含义，

也因此发生了变化，指向雄性气质

的勇敢和爱国情怀。男性网民，先

被嘲笑为软弱的“女性”，然后又

因为政治化的活动，转向代表勇敢

乐观的雄性气质，理解了“小粉红”

这一词语含义的反复转向，就更能

了解艺术家焦捷的画作。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女性

主义的性别题材，只有女性艺术家

才能真正创作。当年轻的男画家使

用粉红色来描绘特殊行业的女性时，

他选择的是一条姑且称为“粉红艺

术”的道路，面临“去雄性化”的

风险：要么居高临下物化女性，要

么需要牺牲自己的性别认知，去体

认女性内心经历。 由此也可以看出，

用粉红色创作，很难超出两难境地 : 

要么跟性别有关，要么跟政治态度

有关。这种两难境地，不光是焦捷

作为艺术家需要处理，其它行业的

人也一样面对。学者 Jo Paoletti 著

有《粉红和蓝色：区分美国男孩和

女孩》一书 (71)，她就指出，今时今日，

即便按粉红色在美国不再是一个性

别敏感的颜色，但很多男人在穿着

粉红色衬衣的时候，仍然会犹豫。

克服这种心理常见的方法，类似于

政治化表达，把粉红色服装当作展

示个人态度，要么是支持女性主义，

要么是不受性别观念束缚。

不过，学者们研究粉红色裙子

对幼儿性别认知的影响后得出结论，

从粉色出发的性别认知，其实也能

被环境影响 (72)。这也说明粉红色的

性别指向是一个外界作用的结果。

而“粉红动漫”和“小粉红”等词

语的流行，也体现出除了性别定义

可以发生转变，粉红色在政治上的

符号意义，都可能转化或者消解。

四、结 语

粉红色在东西方历史中，一直

都没有性别区分。二战后美国商业

文化催生出粉红色的女性指向，并

因此派生出情色、情欲等含义。这

些观念随着现代化进程，也影响了

中国。随之而来的，也有围绕着这

些性别指向所出现的政治化含义。

而粉红色的性别和政治含义，

在八十年代以后，因为社会发展，

出现了消解和松动，对性别定义的

宽容度普遍提升。特别是迎合大众

和女性对于男性性别消费的新潮流，

更是推动了粉红色与性别意识的调

整。

与此同时，不光是直接消解粉

红色的性别含义，粉红色的女性符

号也增加了新的男性内涵。在乳房

癌和性少数人群的权利抗争中，就

创造了男性和女性团结在粉红符号

的场景和语境中。一些世界范围内

受欢迎的流行文化，也强调了性别

的模糊和转向。    

特别是“小粉红”这一跨越性

别和政治含义的词语，更是中国当

下对这一色彩含义的丰富。它不是

一个绝对积极评价，也并非一个负

面评价，正如同焦捷创作的题材，

一些身份暧昧不清、定位不清的女

性。这也有点类似粉红作为一个色

彩，在性别和政治领域面临的动态

新变化。

焦捷是九零后画家，在中央美

术学院从附中一直修读到博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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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社会代表了一个空前自

觉的时代。“它喜欢在荧屏上注视

着自己，并且抹煞了现实和幻想的

界限，让人无从分辨什么是真，什

么是幻，从而使得人们改变真实与

虚构的定义。”(1)。正是在这样的时

代背景下，英国具象画家卢西安·

弗洛伊德（Lucian Freud）在他的

画室内对着模特日复一日地仔细刻

画。面对外界变化的艺术运动，他

始终坚持自己的艺术风格和道路。

弗洛伊德认为他的所有作品都

是肖像画。肖像画在英国具有相当

悠久的历史。可以上溯至 1534 年，

英格兰宗教改革开始，新教徒们捣

毁宗教形象，终止了英国中世纪艺

术的发展，世俗肖像画取代了传统

的宗教题材绘画。英国在艺术传统

上很大程度受到欧洲大陆的影响，

英国曾相继请来荷尔拜因、鲁本斯

和凡·戴克等欧陆画家为宫廷作画，

而肖像画几乎成为英国绘画的唯一

题材和样式。直到 18 世纪中期，英

国才逐渐真正形成了本土的艺术风

格。弗洛伊德秉持着肖像绘画传统，

但他的笔触、色彩以及作品背后所

呈现的却是鲜活的、具有时代气息

的社会群像。

一、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人体

肖像画

弗洛伊德的每件肖像作品基本

上都要花数月完成，作品的模特姿

势、道具位置和灯光等等都要与上

次绘制时保持一致。在绘画过程中，

弗洛伊德不断地改变着他的视点，从

几个不同位置观察，他认为必须持

续而又仔细地观察绘画的主题，即

模特。利·鲍里（Leigh Bowery）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一位橱

窗表演艺术家，给了弗洛伊德很大

的灵感，以鲍里为模特，弗洛伊德

用艺术表现真实

摘要：英国著名肖像画家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生前被称为战后最重要的具象画家之一。本文试图从解读弗洛伊德的裸体

肖像画入手，对弗洛伊德的几幅代表作进行研究分析，并进一步从艺术经历、艺术手法和情感表达等方面，将弗洛伊德作品形象与法国

雕塑家阿尔贝托·贾科梅蒂的雕塑形象进行比对，从而对卢西安·弗洛伊德的艺术追求有更为明晰的认识，并且在最后一部分聚焦弗洛

伊德的自画像，探索其肖像绘画对真实的追求。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人体肖像画真实地呈现了画家的精神面貌，寓示了整个现代社会人

们的生存状况。

关键词：人体肖像画  壮硕  瘦削  自画像  真实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 卢西安·弗洛伊德的人体肖像画

孙 峥

创作了多幅油画，直至模特去世。

《裸体男子的后背》（Naked Man, 

Back View）（图 1）是弗洛伊德的

代表作之一，每次作画，利·鲍里

都背对画家，保持着微微弓身、双

腿分叉而坐的姿势，画面中的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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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裸体男子的后背》（Naked Man, Back View）

卢西安·弗洛伊德  布面油画  1991-1992 年


